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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也能做导览员？
在上海，这群中途失明者用脚步和声音“重启人生”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迎面吹来的，是黄浦江的
江风；耳边传来的，是江面上轮船的马达声；头顶上方，
就是车流不息的南浦大桥。”导览员王盈的声音响亮生
动，引导着“游客”们感受周围的世界。

这是4月25日上午，南浦大桥下的月季园里，粉白
的花朵开得正盛，坐在江边凳子上的众人凝神听着王盈

的讲述。“以前，上海人来往浦江两岸，只能依靠轮渡。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我坐船，我最喜欢趴在船头吹江风、
看风景……”她顿了顿，语气轻松地补充道，“哦，那时候
我还看得见。”大家会心一笑。

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觉得不对劲了。没错，导览员
王盈是一位中途失明者，她带领的这批“游客”，也都是

中途失明者。
这场特殊的Citywalk，由公益组织“光之翼”发起，王

盈和顾彬良是组织的创立者，也是活动策划者。过去近
两年里，他们在上海设计了20多条不重复的徒步路线。
通过这样的方式，带领众多中途失明的伙伴，用脚步来
丈量这座城市，撬开了很多封闭许久的心门。

一场“不好走”的徒步
与“光之翼”的诞生

“中途失明者”，指的是因疾病或意外突然
失去视力的群体。与先天视障者不同，他们曾
经拥有过光明，却一点点失去，心理落差更大。

顾彬良对此感受很深。他的眼睛天生没有
虹膜，无法调节瞳孔的大小，本身并未影响正
常生活，可并发青光眼后，视力一天比一天差。
“每个人病程不一样，有人一觉醒来就看不见
了。我算是慢的，用了十几年。”顾彬良说，到了
2021年，他的眼睛只剩下一点光感，仅能分辨
轮廓。
“就像一张桌子有8条腿，一开始折掉一两

条没关系，但折到只剩三四条时，再断两条，桌
子马上就塌了。”顾彬良说，失明后，自己跌入
了完全陌生的“盲圈”。圈子换了，生活方式也
换了。“那段日子，我就闷在家里，职业和社交
的断层让我觉得人生彻底失控了，不知道以后
还能做什么”。

顾彬良查了资料，发现全国起码有800万
中途失明者，每年还以45万的速度在增长。为
了“抱团取暖”，他建了一个网络社群，取名“光
之翼”，大家经常在里面聊天交流。他和王盈就
是这么认识的，两人经历相似，王盈也是因病
逐渐失去了清晰视物的能力。

2023年，他们一起参加了一个助盲团队组
织的8公里徒步活动，从南京路走到玉佛寺。
“走完以后，我俩的感觉是，和在家门口走一圈
没啥区别。”王盈说，那次活动有志愿者陪着，
但只是赶路，几乎没有解说，“对我们看不见的
人来说，没有讲解的话，走在外滩，和走在小区
楼下是一样的。”

既然知道大家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不自
己来组织？两人不谋而合——王盈曾学过有声

主播，有语言表达特长；顾彬良曾在国企长期
从事行政工作，有策划和组织能力。

说干就干，2024年6月1日，“光之翼”的第
一场Citywalk在华东政法大学开启，沿着苏州
河，一路走到中山公园。这场活动收获了大家
的好评，也让他们有了设计好更多路线的
信心。
“我们一般会以文化场馆为开头，串联一

条有特色的城市道路，结尾是能让大家分享感
受的公园。最重要的是，不仅有点位讲解，志愿
者也会一对一地做大家的‘眼睛’，讲解路上的
见闻。”顾彬良说，路线确定后，他会提前与场
馆沟通对接，并招募志愿者；志愿者则会提前
实地踏勘，检查道路安全；王盈会搜集资料，认
真打磨解说稿。“我们希望每场活动都让大家
有收获。”

从封闭的卧室
到广阔的天地

四月中旬，“光之翼”组织了一次春游，地
点选在共青森林公园。天气晴好，正值花卉展，
空气里弥漫着花草香。20位视障伙伴在30位志
愿者的陪伴下，穿行在春光里。
“小心脚下，有个小缓坡”“前面要上三级

台阶”“这里人比较多，咱从侧面走”“我们右手
边有一大片白色的绣球花，花圆滚滚的，去闻
闻看香不香吧”……一路上，志愿者们的讲解
不绝于耳，视障伙伴们笑吟吟地听着。

为了这次路线设计，上海理工大学的6位
学生志愿者踩点了三四次。“公园太大，我们自
己都总是迷路。”大一的贾一鑫说，在此之前，
她做过两次“光之翼”的活动志愿者，这次想更
深入地参与。考虑到行走的方便和路上的趣味
性，顾彬良和同学们一起，设计了一条融合了
徒步、乘坐小火车和草地野餐的路线。为了避

开军工路的大车流，还特意安排了在地铁站乘
坐接驳车，经天桥入园的方式，以确保安全与
便捷。

破冰环节，大家围在草地上，阳光被层叠
的树叶滤成斑驳的光点，洒在每个人身上，顾
彬良请每个人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以前是一个忧郁孤独的人，现在是一

个明朗、豁达、洒脱的人。”90后小伙儿薛宏鑫
的话引来一阵掌声。他一路背着吉他，此时拨
动起琴弦，《旅行》的旋律悠扬而出：“谁画出
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
彩……”8岁时因意外失明后，音乐成了他认识
世界的另一双眼睛。
“我是一个又菜又爱玩的人，希望能和大

家一起解锁更多好玩的地方！”谢小娟笑着说。
“虽然看不见，但我们还是要走出门。走出来，
才能感受到风，听到鸟叫，闻见各种味道，有种
开阔的感觉。困在屋里，四面都是墙，心也就被
框死了。”

谢小娟的话，梦梦很赞同。“我以前连小区
都不敢出，现在已经能自己查地图、坐地铁和
公交来这么远的地方了，多亏了‘光之翼’。”梦
梦说，因为视网膜色素变性，自己视力掉得很
快，十几岁时，世界一下子从高清变成了满是
马赛克，然后彻底黑屏。“我觉得自己废了，出
门？每一步都像在走迷宫，怕被撞到，怕摔倒，
更怕别人看我。”

一开始，顾彬良从社群里找到了梦梦，邀
请她出门参加活动，但梦梦拒绝了。“后来他
说，不怕，第一次让爸爸陪着，地铁有无障碍通
道，志愿者会在出口等你。我就想，试一次吧，
就一次。”2024年夏天，在父亲的陪伴下，她完
成了在虹口滨江的行走。
“走到江边，风‘呼’一下扑在脸上，志愿者

在我耳边说，江边有很多高楼，玻璃幕墙在反
光。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哦，世界还在那里，只
是我需要换种方式去‘看’了。”首次活动后，梦

梦的心结开始慢慢打开，现在她已经习惯且喜
欢上了外出。

午餐时间，大家在开阔的草坪上铺开餐
垫。志愿者许舒源说：“我参加过很多志愿服
务，感觉‘光之翼’从活动发布、路线设计到现
场的执行，都很专业。参加这次活动，让我也觉
得能量满满。”他从事零售供应链工作，还有了
些新的发现：“我看他们能熟练地用手机点外
卖、购物、比对价格。我每天经手无数商品数
据，今天一下子真切地感受到，科技是如何实
实在在地帮到了大家。”

薛宏鑫又拨动了吉他，这次是《春风十
里》。歌声、笑语，混合着树木与泥土的味道，在
春日的阳光下缓缓发酵。贾一鑫和同学相视一
笑，站起身，送上了《紫藤萝瀑布》的朗诵：“花
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
河是无止境的……”她们的声音里带着些许青
春的腼腆，却足够真诚。的确，生命的河流，不
止可以用眼睛去看见。

职业再赋能
找回人生的掌控感

随着活动的持续开展，顾彬良和王盈有了
更多思考：单靠徒步吸引大家出来还不够，如
何系统性地提升他们的能力，甚至实现职业
再造？

在顾彬良的观察中，上海有9万多持证视
力残疾人，真正活跃在外的，可能不足千人。
“先天全盲者往往有清晰的人生规划，比如学
按摩、学调音，社交圈也稳定。但中途失明者是
生活、技能、心理的全方位断层，很难走出来。”

于是，2024年下半年，顾彬良和王盈发起
了“爱彼行·中途失明者重返社会”公益项目，
希望能打造系统化的培训体系，从定向行走、
烹饪等基础生活技能开始，先重建独立生活能

力，再开展职业培训，帮大家重新找回人生的
掌控感。

然而，募捐与可持续发展举步维艰。“现在
活动的保险、物资、交通，都由我们自掏腰包，
这样是不能持久的。”顾彬良说，他们期待能有
更多爱心人士、企业、有关部门看到他们的需
求，链接资源，让项目能真正运转起来。

转机出现在他们入驻上海市残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的“创星空间”后，在上海三享两益青
年职业发展促进中心的孵化支持下，项目运营
走向规范，不仅获得了上海市残疾人创新创业
比赛二等奖，还探索出残健融合的企业团建服
务，尝试自我造血。

改变已经开始发生，谢小娟对此感受最
深。她去年从厦门移居上海，因脉络膜营养不
良症，视力持续下降。“现在我只能看到轮廓
了，医生说我随时会彻底失明。”谢小娟说，去
年残联的工作人员介绍她认识了王盈，本来参
加“光之翼”的活动，是想提前了解看不见了该
怎么生活，没想到王盈和顾彬良鼓励她也来当
导览员。

去年11月第一次尝试讲解时，谢小娟的声
音还很轻。今年3月在城隍庙九曲桥，她已经可
以边走边讲，从容了许多。“沿途有一对一志愿
者，让我很有安全感，没想到大学学的旅游专
业居然有了用武之地。”谢小娟说，是“光之翼”
给了她实现人生梦想的可能性。

如今，“光之翼”的社群已有近200位视障
伙伴，志愿者团队超过200人。他们的足迹也从
上海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去诸暨漂流，到鼓
浪屿弹琴。

顾彬良与王盈希望能培养出更多视障导
览员，有更多伙伴完成从“走出家门”到“走上
舞台”的转变。顾彬良说：“我们相信，黑暗从来
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一条新路的起点。在这
条路上，每位‘被引领者’，都蕴藏着成为‘引领
者’的能量。”


